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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日 清 荷
■ 杨蕴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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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大理

果说荷花是一整个夏天的最美信
物，那么，青海湖畔水涨地的那一
片清荷，便是我夏日最爱的恬淡

安宁之地！每年的夏天，荷花盛放之
时，我都会去青海湖水涨地看荷花，今
天难得闲暇，正好可以去青海湖边坐一
坐，安安静静地观湖赏荷了！

说到青海湖，在清《云南县志》中旧
称为“青龙海”，书中记载了湖面“水光
如镜，秋月涵之，更觉澄湛”的美好意
象，水光月影交相辉映美如诗画，这也
是祥云古八景之一“青海月痕”。“青海
月痕”的美妙胜景让人陶醉，而湖畔的
几方荷塘却是更加令人沉醉。

荷塘以栈道为线，均匀地把荷塘边
界划成了四方。天刚好放晴，我漫步来
到青海湖畔，沿着栈道慢慢行走，穿行于
四方荷塘间，岸边细柳轻摇，小杜鹃、白
头鹎等鸟儿的叫声不时传入耳朵，“啾啾
啾”“吱吱吱”，或婉转或清脆，美妙旋律
变成了大自然中的交响乐，十分悦耳。

栈道左边的荷塘，一池荷叶稀疏，
静静地浮在水面，偶有小荷露出尖尖的
角儿，茭白的叶一簇簇地冒出了水面，
旁边几只黑水鸡扑腾着翅膀在欢快地
戏水，享受着夏日里的清凉。另一池荷
塘，荷叶同样稀疏，留得一角残荷，几枝
枯枝立于水面，荷塘倒影下的每一道折
角都是几何美学和诗意的结合，像极了
吴冠中的画。

左边的荷塘清疏简淡，而右边的荷
塘却是另一番风景。这里荷叶满塘，水
面上铺满了荷叶的青盖，层层叠叠碧绿
如玉。这次来的时间，刚好是荷花初绽
的时节，大多数的小荷刚刚露出尖角，
悄悄地躲在荷叶宽大的叶面下，似菡萏
初露，羞涩含蓄。一部分稍大的花苞儿
探出水面，慢慢舒展身姿，静待清风吹
动它的绽放。

好在绽放的荷花还是有的，在万千
碧色尽染的荷叶中，立着几株轻盈秀丽
的荷花。它们亭亭玉立，清丽灵动，黄
色的花蕊包裹着莲心，散发出淡淡的幽

香。风动荷香，这一池错落有致的碧叶
粉荷，在阵阵蝉鸣燥热的空气中，宛如
一幅铺开的天然画卷。

荷塘中，蜜蜂也总是最勤快的，来
来回回忙于花间采蜜。蜻蜓也很忙碌，
常常立于荷花或小荷尖角上，静候飞
虫，或觅食停驻，或点水产卵。“小荷才
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古人的诗
意此刻是最具象化的，一幅诗中的夏日
清景已悄然入画。看着荷塘碧绿红白
交织的颜色，曾记诗人李商隐《赠荷花》
诗云：“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
真”，只有红苞绿叶相配，荷叶之舒卷，
荷花之开合，相互映衬，才有了荷花清
丽高洁之姿，浑然天成的自然之美。

雨后初晴的荷塘，水面光洁如镜，
倒影出参差错落、卧着立着、蜷缩着身
子的荷叶。荷叶上晶莹剔透的露珠，一
颗颗散落其间，风吹水面泛微澜，荷叶
轻摇，露珠欢快地滚动着身体跳跃着。
这画面恰合诗人施肩吾诗：“微风忽起
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鲜活灵动的
画面，早已被写进一千多年以前的诗情
画意里了。

荷塘的清，荷花的美，从古至今，咏
荷的诗词从未断绝。它香远益清，亭亭
净植，是周敦颐笔下“出淤泥而不染，濯
清涟而不妖”的谦谦君子，它秀雅高洁、
清丽多姿，是李白笔下“清水出芙蓉，天
然去雕饰”的天生丽质，它是苏轼笔下

“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的清雅芙蕖，
更是杨万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
花别样红”对友人的美好祝愿。

一首首诗、一曲曲词是诗人的万般
心绪，是荷花动人的景致，更是文人墨
客的风骨和面对生活的淡然与豁达。
在这片荷塘里，夏日清荷，装点的不仅
是夏日的清欢，也装点着荷塘别样的
诗意和治愈。听着大自然中的交响
乐，闻着荷花的清香，看柳条轻摇，我
把自己装进了夏日的荷塘，让这夏日
清荷拂去心头的燥热和浮躁，带来一
份恬淡和安宁。

王俊人让水慢慢清

斜日下林丘，踈灯点岸头。
骊珠明远浪，萤火乱孤洲。
见影初疑月，鸣榔始识舟。
鲛人应不寐，渔叟夜垂钩。

——《大理历代诗词选》

从未想过，会在一首古诗之中邂逅渔灯景致。作者为明代剑川州推官，
说的也应是“剑川八景”之一的“海面渔灯”，可剑川的疏灯夜影在诗人笔下，
与如今大理的洱海渔灯，却似有隔空呼应之感。

每年夏秋之际，一直到冬天，大理都有一种洱海奇景如期上演，近看“一
闪一闪亮晶晶，满湖都是小星星”，远观仿佛璀璨星河落于洱海，与整个星空
辽阔深邃，相映成趣，身处如此美景之中，让人顿感人生美好！

此景为洱海渔民通过渔灯吸引并捕捞银鱼、西太公鱼等小型外来鱼类，
优化洱海鱼类种群结构，有助于保护洱海的生态环境。原来在这醉人浪漫
的背后，洱海渔灯还担负着重要的洱海生态调控功能。

而在当年，山野暮色与湖海烟火，极有可能远不及今日规模，但却也自
有清寂野趣。“骊珠明远浪，萤火乱孤洲。”诗人以骊珠喻浪间灯火，以萤火来
形容岸边微光，远近虚实都刚刚好，夜幕之下的空灵飘缈呼之欲出。

细读古诗之后，再看洱海渔灯，仿佛更多了一种悠远、神秘、丰饶的内蕴，有
那么一瞬间甚至让人相信，在渔灯之间，在洱海的深处，在三圣岛、双廊渔港
码头的深水区里，传说之中的“骊珠”和“鲛人”依然还在，“骊珠”在海水深处
闪耀映照得洱海表里澄澈，“鲛人”深夜未寐，在水草、鱼虾间快乐游弋……

闪烁在明代诗人诗作中的海面渔灯，仿佛打开了一条时空隧道，“江畔
何年初照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一种时空的幽远与辽阔仿佛长河一般在我
们眼前浮现。

大理地处高原，空气清冽干净，此处的月亮都似乎比别处大。大理特有
山海相依的山水组合，西高东低，让城市格局自带自然天成的气息，择一高楼
登高一望，站在苍山坡脚或者在洱海东岸眺望洱海，都可以拥有最佳视角，观
赏夜幕下晶莹剔透的洱海渔灯。当渔灯与岸边的灯火交相辉映，环洱海边的
村落成为游客的拍摄首选。洱海东岸文笔村可俯瞰渔灯全景，搭配苍山剪影
构成层次丰富的画面，滤除了喧嚣，只见渔灯，黄昏时刻拍照极具氛围感，能
将渔灯、古村与苍山同框定格，人文与自然景观交融。沿着苍山大道，从大理
大学往南的几个拐弯处，视线极佳，整个洱海海面和海东山近在眼前，如遇皓
月初升，大如玉盘，天光落湖，渔灯映浪，月影与灯影双双碎融于水波中，满目
清辉素影，让人望之心神俱爽。云想山路极公园亦是一个绝佳视角，从洱海
南端来看苍洱大观本就足够震撼，而在暮色渐起之时，一眼看尽渔灯、湖山、
城廓之美，更是难得的体验。

夏秋之际，苍洱之间秋高气爽，傍晚搭乘环洱海“星星巴士”，沿观灯专属
线路直达洱海东岸一众村落，将洱海西岸的苍山剪影与洱海湖面的“水上星
河”同框，收获属于自己的限定版大理诗意浪漫，当属美事一桩。

（王晓云）

海面渔灯
■ 于大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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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者之十二 余振华
余振华生于 1943 年 9 月，已经八

十高龄。他老家在漾濞，后来搬到洱
源县炼铁乡下炼铁村。余振华发病
早，1958 年就来到山石屏。他来的时
候才十六岁，从此一辈子没有成家。
到了山石屏后，余振华大部分的活都
干过。改板子、编篾货，竖房子、修水
车，干得最多的还是铁匠。铁匠需要
一把子力气，那把铁锤不是谁都能抡
得动的。余振华年轻力壮，练成精力
过人的铁匠。

我见到余振华是在2022年12月8
日，那时冬日的暖阳烘烤着山石屏，余
振华坐在轮椅上躬着腰，任暖暖的阳
光洒在他厚实的脊背上。他已经失
明，回答我的问题时，他没有面对着
我，而是让右耳对着我的脸。他的听
力极佳，尽管我说话的音量不高，但每
句话他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那个时候，生活老火（艰难），衣
裳裤子穿不起，种得的庄稼广种薄
收。集体劳动又抓得紧，把病拖重的
也很多。我算是疗养院里的劳动力，
改板子、熬香叶油都干过，把香叶油卖
掉，把木板卖了弥补院里的生活开
销。我才进疗养院那几年，他们让我
做饲养员，专门放牧。后来，劳动工具
坏了需要匠役，我就参加了铁工组。
师傅去世后，我就只能独自承担打铁
的手艺。渐渐地，人们都喊我铁匠，山
石屏的很多铁具都出自我的手。”余振
华慢悠悠地回忆往事。

我想起麻风历史博物馆里看到的
那些铁器，少部分是从供销社买的，大
多出自山石屏的匠人之手，有锄头、镰
刀、砍刀、菜刀、斧头等各种铁器，这其
中有多少是出自余振华之手呢？或许
他也记不得。

余振华接着说：“包产到户的时
候，我包了二亩五地，种了苞谷喂猪。
2010年，我得了急性青光眼，个把星期
一样也看不清，直到现在都看不见
啦！眼睛看得见的时候，我是食堂的
服务员，是为大伙服务的。现在全部
要人为我服务，也真是没办法。”

我问余振华老人：“那你现在生活
起居怎么办？有没有人照顾你？”

余振华回答：“新来了个伙计，对

我很好，他叫周寿康。他原来在老家
招呼老母，到了山石屏又招呼我，每天
都把我推出来晒太阳。山石屏山高，
太阳落得早。太阳下山他又把我推进
屋子里。生活起居都是他招呼我。这
个伙计真是很好！”他又强调了次。

这时，周寿康刚好从余振华身边
经过，有些羞涩地笑。他虽然年事已
高，却还行动利索。或许是一生未婚，
与外界接触不多，他依然保持着那种
近乎单纯的笑容。

“现在伙食就在食堂开，早两个
菜，晚三个菜，中午还有零食和牛奶，
早上九点开饭，下午四点半吃饭，每个
月交六百块钱，伙食开得蛮好的。我
现在每个月有千把块的补助，钱已够，
无所求啦！”余振华接着说。

真正的疗养院，也不过如此吧！
何况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在山
石屏还有专人照顾，这种待遇在普通
的疗养院是不大可能的。

“大爹，你老家还有什么人吗？”我
接着问。

余振华沉默了片刻，很平静地说：
“老家这边亲人也没得喽！四个兄弟
都不在了，妹子也去世喽！”

在与余振华交谈的过程中，他始
终躬着腰、低着头，将右耳面向我，一
动也不动。他的声调始终是平静的。
他似已心如止水，如高僧般禅定。

这样也好，无妻无子，虽然看不
见，但心地光明平和，如此平静地过完
一生，也是一种幸福。

康复者之十三 杨文光
2022 年 12 月 8 日，我再次见到了

杨文光。9月 2日夜，我和李医生走到
村外的简易板房，正遇到几个年轻的
村民油煎蜂蛹，我们坐下和他们吃了
几个，当时座中有个年长者，后来知道
他就是杨文光。

杨文光生于 1952 年阴历五月初
十，今年刚好七十岁。他是洱源县凤
羽镇源胜村人，来山石屏已经二十多
年了。杨文光的父亲杨殿奎也得了麻
风病，后来到山石屏，最后也是埋骨此
间。他们弟兄姊妹三人，老二已经去
世，杨文光是老大。杨文光的媳妇杨
胜祥，是从怒江州兰坪县娶来的，现仍

在凤羽源胜务农。农忙时节，杨文光
还得回去帮忙。在老家的时候，他就
赶骡子、犁田，做着乡间男子的活计。
他与妻子育有两女一男，儿子杨梅山
在外打工，两个女儿杨梅菊、杨梅英都
已先后嫁到山东，逢年过节，两个女儿
也是拖家带口回来看望老人。

杨文光与别的康复者都不同。其
一，其他几个康复者大多离异，到了山
石屏之后才重组家庭，但杨文光的老
家还在，那里有房子、妻子和儿子，还
有几亩薄田。其二，其他七十岁以上
的康复者都已安心养老，但杨文光像
廖多贵一样还在打拼。当然，杨文光
比廖多贵大了十岁。

杨文光说：“我在山石屏没歇着，
我买了头西门塔尔肉牛，下了头小
牛。刚刚卖掉，卖得八千五百多元。”
杨文光兴奋地告诉我。

此时，正是上午十点钟，冬天的阳
光暖烘烘地照着山石屏，温暖明亮。
我和杨文光坐在山石屏篮球场上聊
天。篮球场边有个露天储藏室，各家
各户收来的苞谷就分区装在这个钢结
构的网状柜里。阳光照着大地，那些
苞谷黄澄澄的，分外惹眼。

杨文光虽是七十岁的人，但还很
精神。他面色黧黑，身形瘦削，想必是
长期田间耕作的缘故。他虽然不年
轻，但穿着单薄，似乎不惧寒冷。他头
发有些卷曲，下身着牛仔裤，像个西部
老牛仔。

“我在山石屏除了养牛外，还养了
山羊七只，猪四头，种了苞谷六七亩，
一季收入苞谷五千斤左右。你说很苦
是不是？我不觉得苦，我要多赚点钱
给儿子。我儿子三十八岁了，还没讨
到媳妇。”说到这里，杨文光有些揪心。

“我媳妇在凤羽种了五亩多的稻
谷，还种油菜，也挺辛苦的。我俩现在
都为儿子存钱讨媳妇啊！”

杨文光可算是慈父，每日下苦干
活，沿袭着老祖宗的生存方式养殖种
植，为的是为儿子娶媳妇苦点本钱，真
是不易。

“我养牛第一年，买了头西门塔尔
牛，李医生让我挤鲜奶给大伙喝。喝
了三个月，几个老人都喝怕了，不敢再
喝。”杨文光呵呵笑道。

我问：“十几个老人，牛奶够吃吗？”
“怎么吃得完？每天产奶三四十

斤呢！”杨文光大笑。
我说：“等你儿子讨到媳妇的时

候，要记得通知我。”
“一定一定”，杨文光站起身说，

“没事我就先去干活啦！”
看着他精神抖擞的背影，我想，

人活着就得有个盼头，有盼头才有精
气神吧！

连载􀃊􀁐􀁛

桂花泪雨
■ 叶佳

大

如

理一连下了好几天的雨，淅淅
沥沥、滴滴答答、缠缠绵绵。在
为数不多关于大理的记忆里，

每年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它总是裹
挟着菌子和湿漉漉的裤脚一同赴约。
但今年却有一抹别样的味道，也许是
我搬了住处的缘故，也许是又年长了
几岁，不禁滋生些许感慨。

摇曳在枝头残破的花瓣混着雨
水，轻飘飘地坠落在地上，像是桂花树
不经意间垂眸掉下的眼泪，淡淡的，静
悄悄地慢慢点染了整条街道。含着花
的泪，雨滴随着风尘仆仆的人群，被一
点点嵌进凹凸的砖缝里，零落成泥碾
作尘。雨中的桂花褪去了原有的清
香，闻起来有一点淡淡苦涩之气。

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察觉到自己

住的街道两旁栽的是桂花树，只当它
们是我喊不出来名字的普通矮树罢
了。树叶随着过往车辆扬起的灰，蒙
上一层薄雾，让人看不清也猜不透。
直到某一个清晨，淡淡的香味冲了过
来，吻在我的面庞上，我才猛然发现，
原来每一棵树上早已挂满橘色的桂
花。秋天已经到了么？并没有。印象
里家乡的桂花都是在九、十月份盛开，
但在大理不同，来得更早一些。毕竟，
绽放在大理的“风花雪月”中，花才是
最美的。我驻足记录下仲夏的影子，
一张裹着淡淡橘子香味的照片。

我爱这一场淋淋漓漓的桂花泪。唯
有这平平淡淡的苦涩，才最痛。桂花树
在风中舞动，抖落朵朵花瓣。默默地宣
泄完所有苦难之后，太阳一晒，便又香

了。似乎悲痛夹杂在雨里才是最好的药
方，人生中很多事情都是伴着雨的，快乐
或悲伤。一个普通的雷雨天，可以改变
几代人的命运，情绪在雨天爆发得尤为
迅速。细密的雨，像是一种宣泄的工具，
有人一直描摹，却一直躲；有人一直怀
念，便一直听。我喜欢后者，说是听雨，
听到的都是过去，感慨的却是现在。

此刻，我却想听一听崭新的雨
了。新雨，新雨，听起来就是那种含着
松软泥土清新味道的名字。我喜欢那
种味道，潸然泪下被泥土覆盖的味
道。洗刷掉一切之后，桂花的泪也融
化了，这时候地球便又是崭新的。属
于我的日子，太阳又将高高挂起了。
灿烂的影子倒映在洱海上，或浮光跃
金，或半江瑟瑟半江红。

大理的早晨
不是钟声叫醒的
是阿妈一碗热乎的饵丝
把白雾端上了桌

以前 土路绊着鞋底
后来 火车贴着田坝开过来
我们站在风里看
像送孩子出远门
盼着他带回更大的世界

父亲说 水要想清
人得先慢下来
于是 有人收了网 有人搬了家

古城的老石板上 亮着新灯
扎染的蓝 木雕的美 三道茶的香，
在年轻人的手里 活得好好的
从看着飞机上天 到高铁通到村口
老人们坐在新院子前
依旧把外来客当自家人
七十年了 大理长出的不光是高楼大路
是懂得珍惜心疼的人

我祝福你
不求更高更快
只愿苍山依旧在 洱海依旧清
愿每个回家的人
推开门 就能闻见热汤的香

赵树军大核桃箐
烟岚裹足下的村庄
大核桃箐
细雨洗空的满山青绿
绿得那么满
我一头扎进去 撞他个满怀

琥珀色的露珠
润开彝家姑娘的歌喉
三弦恰似赶了个集
歌声断在风里
箐谷便不那么空了

睁眼便是沦陷
闭上又充满渴望
我的眼睛 我的心
被火塘闪烁的余光
轻轻烘烤
那盏弥津古茶百抖出的清香
是我们互为故乡的契约

我是一片云
载着七彩霞光
飘啊飘
辽阔天际的尽头
是我追逐的梦

我是一缕风
携带我的梦
掠过千山的沟沟壑壑
跨过万里碧海的浪花
在远方寻觅

我是一只小小鸟
抖落一身的尘埃
枝丫不是我永久的巢
远方高耸入云的山尖
才是我的梦

我是一滴水
沿着蜿蜒曲折的小溪
不惧前路的阻挡
汇入波涛汹涌的海
是我坚持的梦

胡家俊山海寻梦


